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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靚兒搖搖頭，晶亮的大眼裡湧上了
水氣。

「該是表哥你……你辛苦了！」她明
白他肩上的責任有多重，卻難過自己祇能
做他的負荷。

「別哭，靚兒，別哭……我沒事，沒
事的，不要哭……」看到表妹眼裡的淚
水，余仲豪的心如被人狠狠重捶了下。他
最不願意見到凌靚兒不開心，捍衛她的笑
容是他的職責，更甚於他的性命。

凌靚兒努力逼退眼裡的淚珠，她不能
再增加表哥的負擔了。換上淺笑，溫言詢
問：

「靚兒沒哭，祇是沙子跑進眼裡，眨
眨眼就好了。表哥，你餓不餓？」表哥從
昨晚昏睡到今天早上，肚子一定餓了。

余仲豪轉頭看向窗外，高高昇起的太
陽讓他知道快午時了。

「我竟然睡到這麼晚，靚兒，難道你
也是整夜沒睡照顧我嗎？」他驚訝地看著
表妹。

凌靚兒不想讓表哥為她掛心，含混地
回答：

「表哥，你不用擔心，靚兒有回房睡
一會的。靚兒去叫廚房準備膳食了。」起
身要出門，余仲豪忙叫住她。 「靚兒，用
膳先按下，我還不餓，你陪表哥聊聊天、
說說話吧。」余仲豪拍拍床沿說。 凌靚
兒順從地坐回床邊看著余仲豪。

「表哥，你想說什麼？靚兒洗耳恭
聽。」

「靚兒，萬一……萬一我們要搬出這
個宅子另找地方住下，你……可以接受
嗎？」余仲豪試探性地問，這是最壞的情
形。凌靚兒想也沒多想，立刻就點頭。

「祇要是和表哥在一起，不管住哪
兒，靚兒都願意。」

「哪怕粗茶淡飯，沒有僕人伺候，一
切都要自己動手的生活，靚兒你都能接
受？」余仲豪將話說的更明白。

「靚兒不貪圖富
貴。原本靚兒的家境
就祇是小康，是來到
余府後才有如此舒適
的 生 活 ， 對 靚 兒 而
言，祇要能活的快樂
心安就好，不必榮華
富貴。」凌靚兒微笑
地回答表哥。她從不
認 為 自 己 是 千 金 小
姐，因此仍保有一顆
安樸純淨的心。

「靚兒！」余仲
豪心中感動不已。

這道理他原就明
白了，如今從凌靚兒
口中說出，祇讓他感
到慚愧；她不應該吃
苦的，她該是生活在
雕欄玉砌的閣樓裡，
被香花供養著才對。凌靚兒的回答反是激
勵了他，他不能就這樣認輸，白白將祖先
留下的產業送人，他要努力到底，一定要
讓凌靚兒有安定的生活。

深吸口氣，余仲豪對表妹一笑，語氣
堅定地告訴她： 「靚兒，表哥不會讓你受
苦的，祇要還有一絲希望，我就會支撐到
最後。天無絕人之路，我絕不會被擊垮
的！」他又重新燃起了鬥志。

凌靚兒很高興看到表哥恢復了信心，
連忙點頭。 「靚兒也相信表哥。若可以，
靚兒好想幫表哥的忙，但是靚兒什麼都不
懂，實在是無能為力，靚兒真沒用！」她
又忍不住責怪自己。

「靚兒，別這麼說。你相信表哥，就
是幫表哥很大的忙了，表哥不會讓你失望
的！靚兒，度過了這個危機，你就嫁給我
好嗎？」娶凌靚兒是他最大的心願，也是
他最盼望的事。 （六）

不明就裡的亙理局長則莫名其妙地皺著眉
頭。

「嗯，是的。如果換作是以前，也許我根本
不會在意這兩個字。但是前些時候金田一先生才
問過我有關蝙蝠的事，所以我一聽到這兩個字，
自然非常吃驚。

「接下來，我聽得更清楚了。有人說： 『我
發現蝙蝠了，哈哈！那傢伙是蝙蝠，實在是隻非
常奇怪的蝙蝠！」

金田一耕助睜大眼睛，不停搔著頭。
局長更是一臉納悶地看著兩人。
神尾秀子用舌頭舔舔嘴唇。
「當時我如果能鎮定一些，沉住氣聽完他們

的談話就好了。但是我實在太震驚了，所以忍不
住想抬起來往下看，結果放在我膝上的毛線籃卻
因此翻倒在地上，裡面的毛線球也掉了出來，其
中一個毛線球，也就是紅色的毛線球，竟一直滾
了下去。

「當時我慌慌張張地想抓住那個毛線球．便
探頭往下看。而站在中層的人因為突然從頭頂
降下一個毛線球，所以也吃驚地抬起頭往上
看。我清楚地看見那兩個人，一個是游佐先
生，一個是穿著飯店制服的矮小老人．也就是
姬野東作。」

金田一耕助抓頭的動作愈來愈快，局長仍睜
大眼睛看著神尾秀子。

「那麼，最先提到月琴島和蝙蝠的人是姬野
東作嗎？」

「我想是吧！因為那聲音不像是游佐先生
的。」

「接下來你怎麼辦？」
「我怎麼做都不是，因為被人發現我在偷聽，實在覺得非常不

好意思。而游佐先生也羞紅了臉，立刻朝對面落荒而逃。我當時根
本顧不得毛線的事，祇好盡快回到飯店內。」

「於是現場祇剩下姬野東作和紅色的毛線球？」
「是的，就是這樣。」
「當時你沒有想過直接向留在原地的姬野東作更詳盡地瞭解

嗎？」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我當時這麼做的話就好了。可是當時的

我實在感到很狼狽，根本……」
「你回到房間時大約幾點鐘？」
「三點十五分。因為我在考慮是否該叫智子小姐起來，所以才

看看時鐘。」
神尾秀子的話就說到這裡。
局長後來問她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她卻回答說，有些事祇是

她個人的猜測，不方便多說，然後就離開了房間。
神尾秀子一離開，金田一耕助便激動地在房間裡來回踱步。
「局長、局長，我們之前判斷的方向完全錯誤了！我們以為游

佐先生被殺是主、姬野東作遇害是輔，也就是說姬野東作無意間看
見游佐先生被殺，所以才會引來殺機，沒想到一切都弄錯了。

「姬野東作可能知道兇手的背景，因而招致殺機。後來兇手擔
心姬野東作被殺的事如果曝光，游佐先生一定會起疑，因此趁著姬
野東作的屍體未被發現之前，先下手殺掉游佐先生以滅口。」

（六十二）

我也揚了揚眉，不錯，施組長當時，雖然曾
和客貨車並列前進，但是他看不到駕駛位的全
部。

如果當時駕車的是一個正常人，他自然可以
看得見。但如果駕車的是一個二十公分高的機械
人，由它在控制油門，決定速度的話，施組長就
看不到它。

問題是：如果是小機械人控制車子，它神通
廣大，可以輕易托車子上天，何必在公路上失
事？

可知事情還不是那麼簡單。
各人的想法倒相同，溫寶裕一揮手： 「最重

要的，是老人的遺言，他們原來想見衛斯理，也
一定是想說這一番莫名其妙的話。」

一直沒有說話的鐵天音，這時沉聲說了一
句： 「那一番話，不能說是 『莫名其妙』的話。
」

溫寶裕立時向他望去，並且做一了一個
「那麼請你解釋那一番話是什麼意思」的手勢。

鐵天音微笑： 「我祇是不同意說老人臨死
的話莫名其妙。我不知道老人的話是什麼意思。
老人說衛先生知道，我想衛先生一定知道。」

鐵天音的回答無懈可擊——我發現對一個自
己不知道的問題，最好的回答，就是 「不知道
」，令得挑剔的對方，不能再挑剔下去。

溫寶裕祇好攤了攤手，這時，所有的人向我
望來，我再次聲明： 「不，我不明白。」

鐵天音卻道： 「你一定明白，祇不過現在你
想不起來，不然，老人不會那樣說。」

我歎了一聲，沒有再說什麼。是不是明白伊
凡的話，我自己再清楚也沒有。全世界人都說我
知道又有什麼用，我真的不知道。

對著各人望著我的眼神，像是在等著我解釋
伊凡的遺言，我再歎了一聲： 「我可以把伊凡的
話，一字不漏地重複出來，但我再說一遍：我不
明白。」

在我這樣說了之後，各人都靜了下來，過了
好一會，仍然是我先打破沉寂，我道： 「聽起
來，像是一個老套的幻想故事——有一個巨大的
陰謀正在進行，所有的人，都會進入一個圈套之
中。進了圈套，自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於是，
由我來出力，和這個陰謀對抗，消滅陰謀，大功
告成。」我一口氣說下來，各人仍然瞪著眼望著
我。胡說道： 「那是老人想要告訴我們的事實，
也正是他想你去做的事，不能說成是老套的幻想
故事。」

我高舉雙手： 「別把我看得太偉大了，訊息
雖然來自一個身份如此奇特的人，但是單憑那幾
句無頭無腦的話，我無法和這個虛無縹緲的 『陰
謀』作鬥爭——再偉大的拳師，也無法向空氣發
拳，而且還要戰勝空氣。」各人又靜了一會，黃
堂歎了一聲： 「老人臨死時，無法把話說得明
白，要是他們來找你的時候，你在家裡，那就好
了。」 （三十五）

盧小姐笑道： 「此事人盡知之，非妹所獨知也。妹所知者，非
假冒《新柳詩》之張，乃真和《新柳詩》並作《送鴻》、《迎燕》
之蘇郎也。」

白小姐聽見說出心事，便癡呆了，做聲不得，祇以目視嫣素。
盧小姐道： 「姐妹一心，何嫌何疑而作此態？」

白小姐驚訝半晌，知說話有因，料瞞不過，方說道： 「妹真有
心人也。此事祇我與嫣素知道，雖夢寐之中未嘗敢洩，不識賢妹何
以得知？莫非我宅中婢妾有窺測者而私與妹言？」

盧小姐笑道： 「姐姐此事鬼神不測，那有知者？此語實出蘇郎
之口，入小妹之耳。別無知者，姐姐不必疑也。」

白小姐道： 「此言乃妹妹戲我。蘇郎去此將一載矣。我爹爹叫
人哪裡不去尋訪？並無消息。知他近日流落何方？就是到在山東，
妹妹一個閨中艷質，如何得與他會？」

盧小姐道： 「姐姐猜疑亦是，但小妹實是見過蘇郎。談及姐
姐之事，決非虛哄姐姐。」

白小姐道： 「妹妹說得不經不情，叫我如何肯信？」
白小姐道： 「姐姐今日自然不信，到明日與蘇郎相會時，細

細訪問，方知妹言之不誣也。」白小姐道： 「蘇郎斷梗浮萍，
一去杳然，似不以我為念。妹妹知無相會之期，故為此說。」

盧小姐道： 「姐姐是何言也！蘇郎為姐姐婚事，東西奔走，不
知有生。奈何姐姐為此薄倖之言，豈不辜負此生一片至誠？昨秋已
登北榜，何言斷梗浮萍？」

白小姐驚喜道： 「北榜第二各原來還是他，為何寫河南籍？」
盧小姐道： 「聞知他叔子蘇按院是河南人，如今繼他為子，故

此就入籍河南。」
白小姐道： 「他既中舉，就該歸來尋盟，為何至今絕無音耗？

」
盧小姐道： 「想是要中了進士才歸。姐姐須耐心俟之，諒也祇

在早晚。」
白小姐道： 「我看賢妹言之鑿鑿，似非無據。但祇是妹妹

一個不出閨門女子，如何能與他相見？就是轉問於人，又未必
曉得這般詳細。妹妹既然愛我，何不始末言之，釋我心下之
疑？」

盧小姐道： 「言已至此，祇得與姐姐實說了，祇是姐姐不要
笑我。」

白小姐道： 「閨中兒女之私，有甚於此。妹不嗤我足矣，愚姐
安敢笑妹？」 （一一七）

金蒲孤搖搖頭道： 「沒有！那小姑娘一
共祇發了三枚錢鏢！」

見性大師嗯了一聲，目光掠過元妙真人
的臉上，略停片刻才收了回來，然後才像最
大的決心似的，伸手在抽中掏出一物道：
「老納替大俠找到了！」

金蒲孤見他手中托著的竟又是一枚形式
相似的古錢，先是怔了一怔，繼而哈哈大
笑，將他的手推了回去道： 「大師與元妙道
長的開懷盛情，倒是不謀而合……」

第二章
見性大師的臉上微紅了一下，可是他托

著古錢的手似又遞了過來道： 「老納以百萬
分誠意，請大俠收下！」

金蒲孤怔了一怔，最後才淡淡一笑道：
「以二位這等德高望重的身份，竟肯為了金

某，作如此大的犧牲，可見這其中一定關係
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見性大師連忙道： 「是的！難道元妙道
兄沒有對大俠說清楚嗎？」

金蒲孤笑了一下道： 「元妙道長祇提起
了一個開頭，但是在下已可猜到大概的內容
了，二位如此關顧，大概是要我去對付一個
人……」

見性大師與元妙真人互相對望一眼，都
有點訝異的神態，末後還是由元妙真人輕輕
地道： 「是……是的……」

金蒲孤連忙擺手道： 「好，道長不必再
說下去了，在下再聲明一次，假如那個人確
有值得我們共同對付的必要，在下絕對義不
容辭，二位在武林中樹立起這份聲譽頗不容
易，不必為了全某而使白壁蒙玷！」

見性大師臉色一動道： 「大俠這一說真
使老納慚愧無地，可是這個人……」

金蒲孤又擺手止住地的話頭道： 「大師
現在不必告訴我這些，一切等我與那小姑娘
的事解決之後再講……」

說完一昂頭，領頭在先走去，把兩個世
外高人鬧個目瞪口呆，想了想畢竟還是不放
心。

見性大師祇好追了上去道： 「金大俠！
請珍重此身！」

金蒲孤邊行邊笑道： 「我以為大師還是
說珍重此技比較妥當一點，大師如此看得起
在下，不也是為了在下能拉幾膀強弓，射幾
枝長箭而已……」

見性大師臉上又是一熱，覺得這個年青
人什麼都好就是口頭太刻薄一點，說起話來
給人不留餘地！

金蒲孤又笑笑道： 「大師是否見怪在下
說話太尖刻？」

見性輕歎一聲道： 「那裡！那裡！大俠
言詞坦率，一針見血；老納經過幾十年青燈
貝葉生涯，早已磨盡火性，大俠就是把話說

得再重些，老納還聽得下，祇是請大俠以後
對別人說話時，不妨稍為含蓄一點……。」

金蒲孤哈哈大笑道： 「家師平生最恨那
些假冒偽善之徒，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
盜女娼，家師認為天下人皆可恕，唯斯輩最
可惡，在下耳濡目染，身受膚食，無形中也
養成了這種性情，要改過來倒是不容易！」

這一番話將見性大師說得閉口無言，連
後面的元妙真人也是滿臉愧色，默行片刻，
石家的青蓮山莊又已遙遙在望，隱聞鐘繞被
鈸之聲，想是石慧已經在開始做佛事，超渡
他父親的亡魂了！

元妙真人終於忍不住，對金蒲孤打了一
個稽首道： 「從大俠一番慷慨陳詞來看，足
見大俠為至情至性中人，貧道不敢再以言詞
冒讀，萬望大俠體念天心，善盡人事，接受
貧道的一點微衷……」

說時捧著那枚古錢，恭敬的送了過
來。

金蒲孤仍是笑著搖頭道： 「謝謝道長，
在下心領……」

元妙真人急道： 「大俠是準備對石姑娘
認輸了？」，

金蒲孤淡淡地一笑道： 「在下本來就是
輸了，不服行嗎？不過在下還懂得如何保全
自己！」

元妙真人一怔道： 「石姑娘對大俠仇意
甚熾，大俠若是正式對她認輸，按照江湖規
矩，應該由她處置，恐怕她對大俠不會輕易
放過……」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服輸歸服輸，認
罰歸認罰，要是由得別人任意處置，恐怕誰
也 沒 有 那 麼 大 的 膽 子 了 ……」

（十六）


